
亲爱的温吾德：

是的。一段性诱惑的时间，也是侧面攻击病人暴躁脾气的绝佳时机。如果他认为坏脾气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升
级为主攻方向。不过，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开始道德攻击之前，必须先用扰乱理智来预备道路。

人们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生气，而是因为把运气不好当作伤害才生气。受伤的感觉取决于合法要求被拒绝的感
觉。因此，你诱导病人认为在生活中理所当然的要求越多，他就越容易感到受伤，脾气也会变得更坏。现在你
会注意到，没有什么比发现一段他本以为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被意外地夺走，更容易让他大发雷霆了。当他期
待一个安静的夜晚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当他期待与朋友谈天说地时，出现了朋友的健谈妻子，这些都会
让他失去控制。现在，他还没有无情或懒惰到一个地步，连这些礼节性的小要求都受不了。因此，这些之所以
会惹怒他，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时间属于他自己，并且觉得它被偷走了。因此，你必须在他的脑海中热心地保护
「我的时间属于我」这个古怪的假设。要让他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是二十四小时的合法主人。要
让他觉得在这笔财产中，被迫转让绐雇主的那部分，是一项沉重的税赋，而他允许转给宗教义务的那一部分，
则是一种慷慨的捐赠。要让他认为，从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说，这些用掉的时间本来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绝不允许让他对此丝毫怀疑。

在这里，你有一个微妙的任务。你希望他继续做出的假设是如此荒谬，以至于一旦受到质疑，连我们都找不到
半点辩护的理由。这人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挽留片刻时间；这些纯粹都是白白的礼物；他若是把时间看成是自
己的，还不如把太阳和月亮当作私有财产呢。何况从理论上说，他还委身于全心事奉对头；如果对头以肉身的
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要求为祂提供哪怕一天的全心事奉，他也不应该拒绝。如果那天的任务只是要他去听一
个蠢女人唠叨，他会感到很欣慰。如果那天有半个小时对头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娱自乐了」，他会如释重
负到几乎怅然的地步。现在，如果他对自己先前的假设稍作思考，就是再蠢也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处于
这种轻松的状态。因此，当我说要让他一直相信那个假设时，意思绝不是要你替他寻找辩护的理由。根本就没
有理由。你的任务纯粹是消极的。不要让他的思绪靠近它，要把它用黑暗包裹起来，使「我的时间属于我」的
感觉静静地蛰伏在那片黑暗的中心，从未经过审视、但却发挥作用。

一般来说，拥有感总是值得鼓励的。人类总是宣称各种拥有权，这在天堂和地狱听起来同样可笑，但我们必须
让他们一直这样宣称下去。现代人之所以抵触贞节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拥有」自己身体的信念 ——
那笔巨大而危险的财富，虽然搏动着创造诸世界的能量，但他们还没同意，就发现自己在里面了；而他们何时
被轰出去，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这就好像一个国王出于爱，让他的小王子在名义上统治某个由一些睿智
的臣辅真正治理的辽阔辖区，而这个孩子却因此幻想这些城市、森林和农作物，就像育婴室地板上的积木一样
真的归自己所有。

我们制造这种拥有感，不但是通过骄傲，而且是通过困惑。
我们教他们不要去注意物主代词的不同含义，不要去琢磨从「我的靴子」到「我的狗」、「我的佣人」、「我
的妻子」、「我的父亲」、「我的主人」，以及「我的国家」和「我的神」之间的细微差别。他们可以学会把
所有这些都简化为「我的靴子」中表示所有权的「我的」。
连托儿所里的小孩也可以学会把「我的泰迪熊」看作「那个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撕成碎片的熊」，而不是过去
想象中的那个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情感接受者。如果我们不小心，对头就会把这层含义教给他们。在天平的另
一端，我们已经教导人们说「我的神」的时候，意义和「我的靴子」并没有太大区别，就是「那个我有权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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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色事奉要求补偿的神，那个我在讲台上充分利用的神 ——那个被我垄断的神」。

从头到尾，最好笑的地方就是：「我的」这个词，若是按照「完全占有」的定义，其实没有一个人类能把任何
东西说成是「我的」。从长远来看，或者是我们的父，或者是对头，将会对每一样存在的事物、特别是每一个
人说，这是「我的」。不用担心，人类最终将会发现，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灵魂、他们身体到底是属于谁的 ——
当然。无论属于谁，都不是属于他们。目前，对头根据迂腐、教条的创造基础，把一切都说成是「我的」：我
们的父则希在更加现实、更有活力的征服基础上，最终向一切说：这是「我的」。

你深情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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